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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潮声●

●桑梓留痕●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兴之所至，
我乘坐来安县到兴隆村的城乡公交，回了一
趟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安县半塔镇境内的小
山村——前郢。

那一日，天高云淡，天气晴好，沿途瓜果飘
香，景色迷人，田野一片金黄，一派丰收的景
象。稻田里机器轰鸣，站在田埂上的乡亲满脸
喜悦，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收割庄稼的活都是
机器干了，家中的镰刀早已生锈，告别了面朝
黄土背朝天挥汗如雨割庄稼的时代，我们赶上
了好时光，比父辈们有福啊！”

前郢，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处，比较偏僻，
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环境宜人。我的曾祖
父于太平天国年间从江苏高邮流落到此并定
居繁衍生息。就我们家族而言，在这儿生活已
越百年。

1954年冬，我在这里出生。1977年冬，我
考上大学，成为小山村第一位考上大学的
人。美好的童年、青少年时光都在这儿度过，
这儿有我最亲最爱的人，有过欢乐也有过忧
伤。为了挣工分，我陪着二哥去放猪，村庄的
每条小河沟，我都逮过鱼、摸过虾；也曾陪着
二哥去护秋，大地为床，在秋虫的呢喃声中，
数着星星伴着月亮而眠；夏季，在牛背上忍受
着似火骄阳的炙烤，也在冬季的漫漫长夜里
与老牛为伴。为了度盛夏，夜晚空旷的打谷
场是我和小伙伴们的游乐天堂，谈天说地捉
迷藏，不知疲倦，场边的小水库更是我们的天
然浴场；为了看一场电影，小伙伴们结伴而
行，一晚跑“两省三县”五个大队几十里地，

也在所不惜……
虽然那个年代物质生活比较匮乏，人们都

十分穷苦，但那个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总是
值得留念，更是值得回味的！加入退休行列
后，这种情感更加浓烈！

我那可爱的、偏僻的故乡，如今能通上公

交，不仅是我，也是乡亲们所没想到的！出行
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是半塔中学74
届高中生，大学毕业后，又回母校任教 15 年。
在这17年里，节假日回家多为步行，偶尔骑辆
自行车，犹如今天开着豪车，真是不可同日而
语啊！随着城乡公交的开通，乡亲们从此告别

了一双脚板闯天涯的时代。
更让乡亲们为之振奋的是，“天天高速”也

在那偏僻的小山村门前穿过，小山村离高速出
口只有区区几公里。要想富，先修路，随着两
条“巨龙”的穿越，愿乡亲们的生活像巨龙一样
奋起腾飞！愿故乡的明天更美好！

故乡行
□曹玉飞

《老家冬晨》 张 屹/摄

●阡陌流年●

●生活札记●

雪事

被雪分离出来的天空

高远。此时此刻

大地与我一样安静如斯

故乡很美，屋顶的雪

与田野里的雪一样

都在守着自己的童话

河流不再叙说往事

父亲的咳嗽又加重了

我又该给炉火添把柴了

与父亲对饮

记不清多少次这样喝酒了

大雪封门，谁也出不去

父亲一小杯，我一小杯

慢慢饮，寒气就进不来了

谈及他的种种往事

父亲就会多饮一杯

谈及我的目前状态

父亲也会多饮一杯

雪还在下，冷寂无声

酒还在喝，微醺时分

两个男人已与世界

和解了

想家的日子

借一朵雪花的脚印

找到故乡的那条小路

借着那条小路的指引

找到村口翘首以盼的母亲

雪花弥漫，很难数清

它们回归的心情有多少种

我在异乡，很难说清

丈量那长长的思念

需要怎样的尺子

想家的日子

泪水是一部分

在梦里继续梦着

是另一部分

与冬书（组诗）

□季川

观越剧《十八相送》

长亭一路柳丝柔，暗语千般意未休。

蝶绕花梢迷醉眼，莺啼叶底惹离愁。

心藏万语凭谁诉，步滞三番为客留。

最是回身凝望处，衣香犹向晚风浮。

观皖东银杏王

岁岁夏初生翠绿，形如华盖驾长风。

扬花似雪纷纷舞，枝叶扶苏处处蓬。

岭上青山云淡淡，林间杜宇意匆匆。

当之无愧为王者，见证沧桑傲皖东。

咏槐花

一树槐花别样香，交辉绿白映斜阳。

和风吹起飘如雪，可赏可餐韵味长。

咏棠梨花

十里春风紫陌长，红情绿意漫梳妆。

谁邀昨夜三更雨？惹得梨花泪几行。

诗四首
□王正如

早起，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它们
乱纷纷地满天飞舞，落在了池塘、小河里，落在
树上、草垛上，也落在了屋顶上，落在了它们想
落的每一个角落里。

渐渐地，天幕低垂，天色暗淡，先是变成浅
灰色，灰色越来越凝重，像有人在不断调色似
的，由淡到浓，后来就变成了铅灰色。天色在
变的时候，地上的颜色也在变，变白了，先是斑
白，东一块西一块的，一片片不规则的斑白不
断增多，不停扩展，最后斑白洇开了，地面上全
是白。广袤的土地被白雪覆盖了，一片白茫
茫，让人分不清道路。雪下到傍晚时分，路上

的行人很少了，街头和马路上都空荡荡的，偶
尔走过一两个行人，浑身上下披着雪，眉毛和
睫毛上都沾着白雪，成了移动的雪人……

那场大雪下了整整一夜。天明时家家户
户都打开了屋门，开门后就忙着扫雪敲冰
挂。冰挂有一尺多长，上粗下细，亮晶晶的，
一排排整整齐齐地倒挂在屋檐下，像一把把
角斗士手中的利剑。人们用铁锹把雪一堆堆
垛在路边，有人堆了个雪人。这个雪人只有
上半身，他戴着小红帽，围着花格子围脖，眼
睛上戴副墨镜，嘴里还调皮地叼支香烟，模样
既滑稽又可爱。

我和住在一条巷子里的几个小学生一起
去上学，从雪人身边跑过，从十字街口跑过，又
跑过南大街。当我们跑到一块空地上时，有人
突然抓起雪块扔了过来，你扔我、我砸你，我们
打起了雪仗，打得正开心时，有人突然喊了声

“逮野兔去”。大伙一听都来了劲，一起转身朝
东乡里跑去。听大人说过，野兔和人类一样，
也喜欢雪，喜欢在雪地上撒欢，因为腿短，身子
小，常常陷在雪窝里动不了身。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一条小河边，乡
下的雪下得比镇里的雪大，冷风飕飕的，房屋、
草垛和树木都披上了银装。站在河埂上四下

张望，不仅看不见人，看不见马儿牛儿驴儿，连
鸡儿鸭儿鹅儿也看不见，空旷得让人以为来到
了一个时空停滞的天外世界。

这里是冰雪的世界，白得耀眼；这里也是
无声的世界，寂静得让人心慌。河水早已停止
流动，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纷纷捡
起砖头朝冰面上砸去，冰面没有被砸开，只留
下一点点浅浅的印痕。

忽然，听到小伙伴惊呼“野兔！”定睛一看，
冰面上真有一只野兔，灰色的大耳朵耷拉着，
两只红眼睛圆睁着，眼珠一动不动。它冻僵
了，卧在那里，白雪已经盖住了半边身子……

下雪
□李宜祥

在我们村里，如果打听李天宝的大名，年
轻一辈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但要是问“憨宝”
这个外号，那可是无人不知，而且人人还能讲
出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在我小时候，“憨宝”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了，那一米八多高、魁梧伟岸的身板，走起路来
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像极了电影《地道战》
里的高老忠。

关于“憨宝”这个外号的来历，有好多种说
法。有的说与他的名字有关，农村人口齿不
清，喊他“天宝”，慢慢地喊成了“憨宝”；还有说
是说他大难不死，别人给他的“昵称”。

听村里的老人讲，天宝的姥姥家是做烟花
爆竹的。他舅舅是抗日游击队员，负责配制土
火药，造土地雷、土手雷等。鲁西是平原，打游
击最头痛的事就是藏身难，夏秋天到处都是青
纱帐还好。到了冬春天，天宝的舅舅回到家
里，以制作烟花爆竹为掩护造土弹药。

有一年临近春节，天宝跟着母亲到外祖母
家走亲戚。正逢村里大集，外祖母高兴地领着
小天宝到集市上买年货。母亲则在家帮着收
拾，中午时分，还不见天宝和外祖母回来，就动
手生火做饭。房顶烟囱冒出的火星，引爆了天
宝舅舅藏在房顶上的土炸药。“轰隆”一声巨

响，三间土房子顿时夷为平地，天宝娘被炸得
血肉横飞。小天宝因跟着赶集，逃过一劫。大
家都说天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母亲死后，家
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饥
馑难耐，为了混口饭吃，天宝投奔了本县有名
的土匪刁占财。

几年后，刁占财见他逐渐成人，有意历练
他，安排他带人打家劫舍，想早点把他带出
手。天宝心善，每次带人出去，只故意整出动
静来，频频不得手扑空回来。气得刁占财大
骂：“娘的，要不是跟着老子这么多年，我一枪
崩了你。还娘的‘天宝’，老子看你就是一个

‘憨包’！”
一次，刁占财带天宝到一户地主家里吃

饭。地主两口子看天宝一表人才，甚是喜欢，
商量着把女儿嫁给天宝，想以此攀上刁占财，
给家里的财产上道“保险”。于是，几天后就托
媒人到“匪巢”，向天宝提亲。媒人使劲夸赞
说：“这姑娘贤惠手巧，天天大门不出，就知道
待在闺房里织布绣花。长得也美，人见人夸。”

刁占财一听，当即骂骂咧咧地对天宝说：
“你小子有福气，地主家里有的是钱，闺女又漂
亮能干，赶快定下来，给你点钱回去把事办

了。”说罢，甩给天宝50块大洋。
1941 年底，一个日本兵因醉酒掉队，拖着

枪跑到村里，用枪顶着保长给他找人，送他到
十公里外的据点，没有人敢应这个差。鬼子气
得鸣枪警告保长。天宝恰巧在家，勇敢地站了
出来，还从家里推来独轮车。鬼子怕天宝使
坏，就端着枪，面朝天宝坐在车子上。天宝推
着鬼子，想起了他们烧杀抢掠的种种恶行……
于是，他故意放慢脚步，东拐西转，一直磨蹭到
天黑，猛地一下把鬼子栽到路边深井里，拿起
井边的砖头、石头一阵猛砸，把鬼子砸死在井
中，然后捞出枪逃回了匪巢。

第二天，鬼子小队长带着十几个人找到村
里，把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打麦场，架起机枪，
逼保长交出天宝。僵持了半天，一个汉奸把天
宝的爹指认出来。鬼子残忍地把天宝爹捆到
门板上，头朝下倒立吊在打麦场旁边的一棵枣
树上。据村里老人讲，天宝爹七窍出血，宁死
不屈。鬼子让汉奸给村民训话说：“李天宝亲
爹不顾，真是‘憨宝’，以后谁再与我们作对，这
就是下场。”

保长知道如果交不出李天宝，村民将会遭
受灭顶之灾。于是，在伪军的胁迫下，到匪巢
向刁占财要人。刁占财虽说是一个土匪头子，

其实也就只有一二十个人，三十多条枪。他虽
心有不甘，还是把天宝交给了伪军。

鬼子抓到天宝后，把他押到村里，并把周
边几个村的群众集中起来，想演一出杀一儆百
的戏。夜里，鬼子怕李天宝逃跑，用铁丝穿透
他的锁骨，捆在麦场的树上，安排伪军持枪轮
流看守。夜里，李天宝趁看守他的人打瞌睡，
就用牙齿咬断铁丝，连夜逃走了。

据天宝后来说，他逃走后直接投奔了县抗
日基干大队。鬼子和伪军认为他是被刁占财
带走的。双方发生了枪战，刁占财不敌，也在
随后没几天投奔了县抗日基干大队。李天宝
还说，他参加了张秋战斗、解放寿张城、阳谷战
役等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伤了，被县抗
日基干大队就地安置在老乡家里，在地窖里养
了将近小半年的伤才归队。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老
家过境时，天宝就随大军南下了。渡江战役结
束后，根据组织安排，天宝留在了南京工作，后
来向组织提出了回乡申请。

回乡后，村里人都说天宝憨，是地地道道的
“憨宝”，仗打完了该享福了却跑回家来。天宝
打趣地说：“这不还挂念着家里的媳妇嘛！”

“憨宝”憨吗？或许真“憨”吧！

英雄“憨宝”
□张守雨


